
从弹幕到各网站热搜的评论，《我是余欢水》最高频
的词汇是“写实”，这代表观众对这部剧的肯定。事实上，
国产影视作品中的小人物并不少，譬如大鹏和岳云鹏等
主演的电影。但余欢水将中年人、社畜和小人物凄惨的
状况，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让观众一点都没有喘息的余
地。

没有喘息更体现在小细节上，讽刺一针见血也无处
不在。余欢水因为觉得自己患上癌症没有希望，就勇敢
替年轻人挡刀子，成为见义勇为的典型，被电视台报道。
直播时，他道出患癌的事，白主任赶忙推特写。女主持人
怜悯他的绝望想换个话题，却被白主任呵斥“不行”。而
在他住院后，白主任因系列报道得到重用，对濒死的、能
创造新闻价值的余欢水不断鼓励。但当余欢水误诊结果
出来，白主任只能满脸愁云将计就计，让余欢水继续炮制
英雄事迹报告的假新闻。这样的细节在剧中触目皆是，
这样的悲喜剧，让人既捧腹又心酸。观众在国内小屏网
剧上，可能从来没看过如此现实主义题材的讽刺悲喜
剧。余欢水被癌症逼得破罐子破摔，翻身成为爽剧的男
主角：怼领导、砸邻居、撕兄弟，见义勇为抓逃犯等，让观
众看得欲罢不能。其实，第 6 集余欢水就得知误诊的真
相，乌龙癌症却让他的人生一切清零，反转又反转。剧中
人人都笑余欢水，可人人又都可以在余欢水身上看到一
点自己的背影。但该剧并没那么悲观，它留给男主角寻
回尊严的时间，让他感知幸福，收获小家庭真正的温暖。

12 集够不够讲完一个故事？我是在被窝里用 3 倍

速就看完了这部《我是余欢水》。除了最后 2 集需要付
费 6 元超前点播之外，其他剧情因为男主角生活得实在
太苦，我不忍心放慢速度欣赏。有别于国内传统长剧的
叙事逻辑和制作方式，这部 12 集小体量网剧，快节奏，
强网感，强情节。每一集都很干脆，短小精悍，没有拖沓
注水，高潮又让人印象深刻。观众可能从未在国内影视
作品中，看到过这么惨的一个男人：懦弱的余欢水在家
庭、职场和社会中到处碰壁非常窝囊，反而在得知自己
身患胰腺癌后，逼出了叛逆和豪横的精神。他将自己人
生逼入倒计时，任性活出自我，活出最美的高光时刻。
虽然剧情俗不可耐，但观众却能随着他释放快感。

从《琅琊榜》到《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从《都挺好》到
此次同时开播的《我是余欢水》《清平乐》，都说正午出品
必属精品。《我是余欢水》的火爆，撇开略为浮夸和无数巧
合的剧情以外，其余桥段好得都无需赘述。在当下动不
动 50 集以上浮动的国产剧中，该剧堪称一股清流。放眼
欧美影视剧市场，精品短剧早已形成模式，而我们的国产
剧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现实题材讽刺喜剧《我是余欢水》——

照见每个人的背影
◎王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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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是 时 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说“立象”、谈“立念”，先论“象”“念”意涵。
“象”者，形式语言也，所以有具象、意象、抽象、真象、

灵象之分；“念”者，思想理念也，故而存古典主义、自然主
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别。

那么，何为“立象”，又何称“立念”呢？
文艺的基本功用或使命担当，究其根本或充分意义，

是塑形立象、矗立审美。换言之，就是择一切艺术表现之
手段，塑造典型形象、建构审美意象、呈现艺术境界。然
而，典型形象如何塑造？审美意象怎样建构？艺术境界
又何以呈现？须有与之相应的艺术思想、创作理念、审美
维度而统摄、引领、依托与支撑。前者“择一切艺术表现
之手段”是立象所“器”，后者“统摄、引领、依托与支撑”就
是立象所“道”。

“立象”与“立念”，是文艺创作的基本问题，也是文艺
发展的根本议题，还是文艺演进的核心命题。“立象”是创
作构建、作品呈现，是将审美对象物化为艺术形象；“立
念”是思想建构、理念形成或升华，进而统揽、驾驭艺术创
作全过程，是艺术形态之“象”外之念。如此，“立象”是创
作过程，也是创作结果，是物质、客观的，也是存在、显现
的；而“立念”是思维过程，也是建构过程，是意识、精神
的，也是理念、隐含的。无“立象”，“立念”或无意义；而无

“立念”，“立象”或无“缘由”。概言之，就是立象、立念构
成形之“下”“上”、难以割裂，且同频共振、并行相携。

就“立象”与“立念”问题，张中行曾坦言，（关于）创作
第一是思想，第二还是思想，并终究是思想。林凤眠认
为，“绘画上的任何艺术处理，都取决于作者主观情感的
表达，即思想情感才是第一位的。”杜甫诗有绝句：“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中之“书”，就是思想，也即“立
念”；之“笔”就是创作，也即“立象”。这也无不说明，“立
象”之于立念不可或缺；“立念”之于立象如水之渊。

古今中外，大凡功有所成的文艺大家，不仅在“立象”
上独有气象、矗立艺象，在“立念”上亦独辟蹊径、兴论立
说。比如，中国六朝四大家、水墨画鼻祖，且有才绝、画
绝、痴绝“三绝”之称的顾恺之，就有“迁想妙得”“以形写
神”之言，成为中国绘画的奠基之论。现代国画大师齐白
石，成就画坛“红花墨叶”一派，自立“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之念。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不仅奠基了抽象艺术，还
构建了抽象艺术理论，成就了“色彩音乐论”。极简主义
主要倡导者丹·弗莱文，不仅成就了光亮与色彩的审美空
间，还有“艺术不仅是作品，更是一种思想”之论。显然，

“立象”为“立念”探研，“立念”让“立象”行远。
回望文艺史，许多乱象及其流弊，大都与“象”“念”脱

节乃至割裂有关，突出体现在“象”非“念”领、“象”无“念”
束。前者常有为“象”而“象”，随意而“象”，后者常见“象”
而即“象”，无束流“象”。比如，在创作全过程，既无自

“念”相行相引，又无他“念”相拘相束，一任“象”行，流
“象”而行，形成为作而作，不知审美；随作而作，不立审美
的文化“垃圾”。又比如，于创作全要素，既无总“念”谋篇
布局，又无分“念”相谐相调，造成多元冲撞、无“象”而立；
多“象”纷呈，有“象”非“象”，而此“象”彼“象”，实为乱象，
岂美可审矣！

不言而喻，作（画）什么？怎么作（画）？为什么？始
终是作家艺术家时刻面对的课题，而三个“什么”的问题，

“表象”看是“立象”问题，从本质上说却是“立念”问题，因
为前者要回答的是审美（创作）对象？又者须明确的是如
何表现？后者当确立的是价值取向？就是说，三个“什
么”，唯“立念”作出回答，“立象”方可作为。

一般意义上，“立象”是“立念”的前奏，也是“立念”的
支撑，且左右“立念”；“立念”是“立象”的遵循，也是“立
象”的抽象，并反过来引领“立象”，实现更高层级的循环，
最终达到“立象”与“立念”的完美统一。

从文艺创作实践观，立象与立念关系中，有先“象”后
“念”者，也有先“念”后“象”者，并且有自“象”自“念”者，
也有自“象”他“念”者。但成就文艺大家者，不管是先

“象”后“念”，还是先“念”后“象”，均为自“象”自“念”，或
自“念”自“象”。因为，艺术贵在不同，也难在不同，更成
在不同，而不同就是个性，个性就是自我。

“立象”重要，“立念”更重要。“立象”源自感性，“立
念”进入理性。独创之“象”，往往建构非常之“念”；高远
之“念”，常常引创特别之“象”。从“立象”看“立念”，“立
象”越至美，“立念”越独到、越惟一，也越趋于道；从“立
念”观“立象”，“立念”越立道，“立象”越自觉、越从容，也
越至于美。

“立象”重要，“立念”更重要
◎吕国英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

英雄是时代的脊梁，英雄是航标灯。我
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崇尚英雄是时代的召唤。

高子民的长篇小说《雾色边城》以基层民
警为原型，小说通过案件侦破过程，刻画了新
时代的扫黑除恶英雄形象。

《雾色边城》分上中下三册，共约 140 万
字，是一部描绘草原边塞风情的人文力作，也
是一部讴歌扫黑除恶英雄的现实巨著。该部
小说以生动鲜活的警察故事为素材，以真挚
热烈的思想情感、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以及
幽默、个性化的语言，讴歌中国北疆两代警察
在努力践行“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不畏强
暴，不怕牺牲，扫黑除恶，为社会繁荣、边疆稳
定做出的卓越贡献。

《雾色边城》特点有三：
一是奏响时代主旋律，在大跨度中突出

时代主题。
《雾色边城》以贯穿东北至西南、困扰两

代刑警的“东北新干线”等黑恶势力被摧毁为
主线，描写了六个高中同学及其上一代人的
奋斗历程、感情纠葛，立体化、多层面地再现
了人间冷暖和爱恨情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
和矛盾冲突从细节处一步步展开，尤其是人
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腻、到位，人物刻画
栩栩如生。作品集中地表现了人与社会、人
与人、人物自身的矛盾冲突，把表层的矛盾、
深层的矛盾、潜在的矛盾，都蕴含在人物的语
言和行为之中，并通过典型的环境和细节进
行展现。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经过 30 多年的改
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
是一些社会矛盾和个别丑恶现象也暴露出
来，这些现象严重破坏了改革开放的胜利成
果，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这
是《雾色边城》交代的时代背景，也是小说中
矛盾冲突的重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高超的驾驭能
力，引领中国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中华大
地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党风政风明显好转，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显著增强，尤其是反腐举措卓有成效地净化
着党风政风。这是《雾色边城》展现的时代主
题，也是人物和情节发展始终不能离开的主
色调。

二是把握时代特色，真实再现纷繁复杂
的生活场景。

《雾色边城》涉猎的领域很广，政治、经
济、文化乃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都有所
体现，这需要作者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小说
能深入这些领域，真实客观地再现这一时期
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这基于作者良好的思
想基础、理论基础和持之以恒的创作追求。
作品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作者把“真”放
在了首位，时刻谨记“真”的价值和美学追求，
用“真”来诠释“假大空”，用“真”来撞击“脏恶
丑”，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在设置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时，
求真求实，全方位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
不 动 声 色 的 描 绘 中 ，活 脱 脱 地 展 现 人 物 性
格。如对主要人物龙大章的描写：这是一个
刚刚进入职场的理想青年和法治时代年轻警
察的代表，他经历了纯、勇、智三个历练过程，
在饱受事业与爱情的双重打击中，咬紧牙关，
拼死坚持。他曾愤怒、曾心灰意冷，但始终不
放弃信仰、不辜负使命，以生命为赌注，敢拼、
敢赢，最终致使龙城三大黑恶势力覆灭。龙
大章这一人物，向读者展示具有英勇品质、无
私忘我、不辞艰险、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的

令人敬佩的英雄形象。古今中外，英雄多如
繁星、灿若星辰。《雾色边城》刻画龙大章这个
英雄人物，不但写出了英雄的个性气质，还写
出了英雄的“气短”和“儿女情长情”。但这
些，丝毫没有影响英雄形象的塑造，相反，英
雄形象塑造得更加真实、更加亲切感人。

《雾色边城》中，热情高尚、野蛮阴险、善
良大方、风趣幽默、成熟稳重、自私狭隘等等
性格特征，在作品里一一表现。同一时代不
同层次、不同经历的人，性格特征各不相同，
人物的性格实际上是道德的具体反映。《雾色
边城》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女刑警
朱丽雅，有纯情、勇敢、乐观、机智、大方的一
面，也有单纯犯傻的一面；女记者姜美祺，有
着“铁肩担道义”的执着，也有猜忌固执的致
命弱点；老一代警察代表人物姜长庚，在失亲
失爱的打击下，也会变得儿女情长；神秘人物
赫老大，虽然集“黑恶”于一体，也有泪满衣襟
的软肋。小说，没有让人物“脸谱化”，而是让
人物“性格化”“环境化”，因为性格和环境影
响着人物的命运和走向。

《雾色边城》在展现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
精神面貌时，让每一个人物鲜明的个性与最
终的命运相契合，这是作者的艺术出发点。
敖拉倚教授，离奇的身世、受挫的爱情、乖张
的性格、特殊的使命让她错走了一生，终至疯
狂；副市长赵连起，敢想敢做、清正进取，但因
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教子无方，被时代所不
容；女学生白小艺，天真时尚、外向可爱，却身
世复杂，故其行事常有非人之举。

《雾色边城》在揭示社会矛盾时，作者注
重对社会各阶层人物命运的挖掘，喻示人们
只有恪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成功。小说中，以吴寄瑶和小金
子为代表的贫家子女，因出身寒微，却又追求
奢华，所以走上了“寄生傍款”的不归路；两个
黑恶势力的代表——钱如意“傲而贪”、李明
鑫“浮而恶”，他们虽然家财万贯，但只能被正
义 扫 除 ；官 二 代 赵 直 帆 ，贪 婪 狭 隘、自 私 轻
浮。作品告诉人们，只有坚持正义，社会才能
风清气正。

三是大框架构思，“一明三暗”多线索推
进。

众所周知，我国的文学阵地一度被穿越、
宫斗等各种剧作品挤占，真正的现实题材作
品较少，而《雾色边城》用时代的大视野，瞄准
大题材，独守严肃文学的阵地，大手笔挥写大
时代。

在创作中，《雾色边城》力求用典型人物、
现实场景和曲折故事，把时代英雄、民族团结
进步等主题诠释得更加生动鲜活。

在行文思路上，作者尝试了大框架构思，
多线索推进。全篇以“鸡血麻神”和《辽域地
志》被盗案侦破为明线，串起三条暗线，即反
腐风暴、黑恶势力起伏兴衰、两代人感情纠
葛，思路清晰明了，沿着这些线索，让读者去
品味，去寻找，去反思。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吸收了当前电视连
续剧的成功范例，以案串情，步步设疑，层层
递进，尤其是白描化手法的运用，以淡墨勾勒
轮廓，而不设色。白描技法，在人物描写上独
到精致；在语言风格上，凸出人物个性，表现
了不同年龄、职业、性格的人典型的语言特
点。与此同时，作者还注重使用当今流行语，
力求生动活泼而不媚俗。

长篇小说《雾色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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